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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論唐代詠物賦的雜文化

高光復

遼寧師範大學成人教育學院

從特定意義上可以說，賦是從詠物發端的。當苟況以他的〈禮〉、

(智> .宋玉以他的〈風〉、〈釣〉諸篇使賦文體獲得了自己的名號，

「與詩畫境 J 得以發端的時侯，賦便與詠物結下不解之緣，屈原的創

作不僅為賦產生導夫先路，而且他的〈橘頌〉本來就是一篇相當典型的

詠物賦。賦從形成之時起，便主要是一種文人文體，而屈、苟、宋三人

則無疑是賦文體的先驅。他們不僅藉詠物諷戒等表達形式，并初步形成

了詠物賦體式靈活 、 篇式簡短、隨物賦形 、托物寓意等等特征，在先民

的文學創作中，從極簡單地敘說客觀事物的表象，到文學作品中一般地

以物比興，再至進一步發現某一事物形象或品質中與社會生活某些相通

的，或帶某種啟示意義的東西，并且用文學手段將其集中地表現出來，

這無疑是文學的，更是人類認識的一種進步。

兩漢是大賦興盛的時期，也是詠物賦發展的時期。比之先秦，兩漢

詠物賦題材大大擴展，體式更加多樣，描寫更趨細致，從文學角度說，

確有了長足的進步。但是在當時寵罩賦壇的「弘麗溫雅 J r 雍容捕

揚」的的創作風氣之下，詠物賦多往往表現宮廷生活情趣，而內容叉多

以頌揚為歸結。至于詠物大賦受漢大賦的影響就更為明顯，值得注意的

是，早在漢初，即有賈誼〈鵬鳥賦〉那樣的詠物言理，自悼自遣，并借

以發抒牢愁的詠物之作;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和作家處境的變化，兩漠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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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，特別是東漢後期，在大賦呈現衰勢的同時，則出現了如揚雄的 ( 酒

賦〉、張衡的〈觸髏賦〉、趙壹的(窮鳥賦〉等狀物喻人、諷刺世事的

憤激之作和蔡區的〈胡栗賦〉、〈蟬賦〉等語佮含寄託的詠物短篇 。 應

當說，到了漢代後期，抒情賦，特別是詠物賦才開始更多地成為賦家們

抒寫真情實感的工具，并從而更多地靠近現實。這應當是詠物賦在漢代

的一個進展。

魏晉南北朝時期賦風大變，小賦進入了它的成熟階段，大量湧現

的抒情小賦和詠物小賦成為這一時代辭賦創作的主流;其最明顯的突破

在於逐漸擺脫兩漢以來的賦頌傳統，開始從廟堂走向社會，并更多地抒

寫真情感。而與抒情賦相比，詠物賦則更為發達。從建安時代開始，詠

物賦在題材、體式、風格等方面都發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轉變，出現了一

批題材廣泛、篇式精煉、內容充實、辭采精美、抒情色彩較濃的「以情

緯文」之作。在辭賦發展史上，這種情況實是前所未有的 。 以創作背景

而論，當時的詠物賦叉大體可以分為兩類:一類是屬於「憐風月，押池

苑」、「酒甜耳熱，仰而賦詩」的文人們即興詠物唱和之作，其特徵是

往往善于用精煉而形象的辭采來描繪事物的特徵，而叉往往於描繪中透

露出一種獨特的情趣，另一類則為個人詠物寫懷之作，這類作品往往結

合個人的特定處境、特定感受，即身邊事物而發為歌詠'其著重點則在

于寫物詠懷。從總體看，比之前一類詠物之作，這類作品數星相對較

少，而思想性則相對較強，內容也富較真情實感，其中尤以曹植之作為

特出。其作品如(離繳雁賦〉、〈鶴雀賦〉、〈鸚鵡賦)、 ( 蟬賦 〉 等

篇即詠物而發為處境艱難、身世坎呵的感歎，而其(鵲賦〉、特別是

〈蝙蝠賦) ，則分別以兩鵑的生死格斗以喻世事艱險，以蝙蝠兩面性格

而喻反復無常，兩面三刀的小人，表現出諷刺的鋒芒，帶有較強的雜文

色彩，在建安時代的創作中，詠物賦的體制基本確立，表現也更趨成

熟，而帶有雜文色彩的詠物賦也已出現。

晉代詠物賦數量更為可觀，超過前此任何時代。當時一些知名作

家均有相當數量的詠賦傳世，在一時賦作中占最大比重。其中有些賦詠

物言志，或托物言惰，頗覺意境深遠，而相當多的作品則僅僅為一般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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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，多覺瑣細無聊，唯辭藻更為講求而己，如孫楚、夏侯湛、傅玄、成

公緩等的一些賦作，大率如此，其中阮籍〈攔猴賦〉、張華的 〈 鱗鵑

賦〉、傅玄〈鸚鵡賦〉、(黏蟬賦〉、〈青蠅賦〉、(叩實蟲賦) ，及

傅選的〈蚊賦〉等篇或托物言理，或以物喻事，較有充實的內容和諷刺

的意義。及至南朝 r 世極通遷，而辭意夷泰 J 多數詠物之作辭采更

為精美，內容則多詠物寫懷，至多也是一些身世之嘆，如鮑照、庚信的

一些賦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北朝兩位作家元順的〈蠅賦〉、盧元明的

(劇鼠賦) ，分別以精煉的描寫，對醜惡事物作了入木三分的刻劃'借

以諷刺世事。作品以四言為主，文筆樸素而潑辣。如曹植、元順、盧元

明的這類詠物小賦，在魏晉南北朝賦壇上仍屬少見，但是一方面，它們

以詠物賦為形式，諷刺時弊，鞭答邪惡，使詠物賦進一步發揮其社會作

用，一方面，它們叉開始以樸素精悍、尖銳潑辣的雜文筆法入賦，這對

唐代詠物賦的雜文化不能不是一種啟示。

從體式上來說，如兩漢大賦，六朝騏賦標志著各自時代的辭賦創

作特色一樣，在唐代賦壇上占主流地位並盛行於這一時代的律賦也是最

鮮明地體現著唐代辭賦的特徵;盡管人們對它的評價不一致 。 然而與此

同時也不能不看到，唐代抒情小賦，尤其是詠物小賦也吸取著時代的營

養，顯示著活潑潑的生命力;而使唐代詠物小賦獲得這種新鮮活力的重

要因素之一則是它的雜文化。如略作考察，則不難清理出其演化的軌

跡。

人們通常把唐代文學的發展分為初、盛、中、晚四個階段，就唐

代文學，特別是唐代詩歌發展的總體而言，這種劃分已取得了許多研究

者的認同，但嚴格說來，自身特點和有關社會因素所決定，各文體叉往

往有著各自發展歷程，比如，盛唐無疑是唐代詩歌的高峰時期，而唐代

散文最高成就卻在中唐。至於唐代辭賦，無論是律賦還是抒情或詠物小

賦，它們的真正發展並形成時代特色則是在中、晚唐。而且更值得注意

的是，即同為賦體文學，唐代詠物賦與律賦比較，叉自己的發展軌跡 。

521 



回F

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

如果以雜文化為座標來衡量，那麼，唐代詠物賦的發展則大體經歷兩個

階段:前期一一過渡期:初、盛;後期一一形成期:中、晚。下面試作

一些有具體的敘述。

初唐時期，儘管革除六朝文風的呼聲比較高，但直至盛唐，辭賦

創作則實際上處於一個較為平緩的過渡期。以詠物賦而論，與六朝相

比，這一時期的創作算不上繁榮，作品數量不是很多，但也在平緩地發

展。它們一方面繼承前代的遺風，另一面則出現某些新的變化趨向。這

種變化趨向大致反映在兩方面:一方面，某些詠物言志之作表現出新的

境界和格調，如魏徵的〈道觀內柏樹賦〉、王勃的〈潤底寒松賦〉等，

雖仍治用前代詠物賦的體式及筆法，但其表現出的挺拔過勁的耿耿風骨

和盛世失志的磊落悲憤，則是前代同類題材作品所不具備的;稍後如蘇

擷〈長樂花賦〉、李昌〈石賦〉、李白(大鵬賦〉亦顯示出這一格調，

而與初唐一脈相承。另一方面，這一時期的詠物賦叉漸表現出雜文化的

趨向，作品往往針對某種特定事態而詠物言志，內容體式往往精悍活

潑，言辭風格叉往往尖銳潑辣。這一變化集中表現在詠物寓言和詠物諷

刺小賦的創作上。其詠物寓言之作如東方叫〈尺鍾賦〉、〈蚯蚓賦〉、

詠物言理，而語含怨刺;陳子昂〈塵尾賦〉以安時處順之語，而含怨憤

不平之意;蕭穎士的詠物之作則尤具代表性，其(白鵰賦〉、(伐櫻桃

賦〉或諷刺以諂媚取容的俗態，或發抒對權臣當道的激憤，其風格或婉

而含諷，或淋漓痛快，它們已不同於傳統辭賦的正統面孔，而類乎雜文

嬉笑怒罵的筆法了。唐前期這類詠物賦創作雖未形成群體，數量亦不甚

多，但其表現出的趨向，卻預示并臨釀著詠物賦雜文化時期的到來。

唐代詠物賦發展的後期一一中、晚唐時期，是詠物賦雜文化的形

成時期。這一時期，相當一批作家以雜文筆法而為詠物賦，產生了一批

雜文化的詠物賦作，成為辭賦發展史、乃至文學發展史上一個特出的現

象。實現這種轉換的代表人物是柳宗元。作為一代傑出的文學家，柳宗

元不僅在散文創作質踐中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創新，而且在辭賦創作上

也作出了富有成效的開拓，從而成為唐代賦壇上最為傑出的人物;而最

能代表這種創新的則是他的詠物賦和寓言諷刺賦。這些作品，既有對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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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事物的贊揚，如〈牛賦) ，而更多的則是對醜惡事物的諷刺和鞭鏈，

如〈罵尸蟲文〉、(憎王孫文〉、(想、蠣文〉、(有腹蛇文〉、〈斬曲

几文〉、〈瓶賦〉等等;其他如(哀溺文〉、(乞巧文〉、〈起癢答〉

等篇、雖並非直接詠物，但也與詠物有不同程度的關連。這些作品往往

用凝煉犀利的筆鋒，尖銳地揭露醜惡事物的本質，表達對醜惡事物的鄙

視和憎惡，仿若一篇篇有韻的雜文，由於以詠物寓言的形式和賦的鋪排

筆法來表現，便往往顯得更為形象深刻而有諷刺性。柳宗元對詠物賦的

這種開拓，使更真有現實意義並從而煥發出勃勃的生機。

繼柳宗元之後直至晚唐，一批著名作家多涉足詠物賦的創作，而

作品亦成批湧現，遂形成一個雜文化詠物賦的創作群，舉其要者大略

有 :劉禹錫 〈抵石賦〉、呂溫〈由鹿賦〉 、李紳〈寒松賦 〉 、沈亞之

〈乞巧文〉、李商隱〈訊賦〉 、〈蜴賦〉、舒元輿(牡丹賦 〉 、李德裕

〈蛻蜂賦〉、〈瑞橘賦〉、皮日休〈河橋賦〉、〈桃花賦〉、陸龜蒙

〈後嵐賦〉、〈蠶賦〉、(塵尾賦〉、〈秋蟲賦〉、羅隱〈秋蟲賦〉、

(後雪賦〉 、孫樵(逐店鬼文〉、司空圖(共命鳥賦)等等 。這些賦作

的共同之處是多采用雜文的筆法，藉詠物而發抒對世事的憂怨、憤激與

不平。它們往往采用活澄靈巧的篇什 ，通過草蟲禽族對醜惡的人情世態

作入木三分的揭露和諷刺。其中尤以李商隱、皮日休、陸龜蒙、羅隱、

孫樵之作更其典型性，而與前代一些真有強烈現實色彩的詠物賦一脈相

承，即使是一些傳統的題材，晚唐作家們也力求賦予它們某些雜文的色

彩。如皮日休的〈桃花賦) ，在描繪了桃花的不同形態之後，偏以議論

的筆法對「氏族之斥素流，品秩之卑寒士」表現出極大的輕蔑與諷刺。

而羅隱的(後雪賦〉則於雪的潔白之下，翻出它所掩蓋的污穢與骯髒。

上述這些小賦，不唯真有雜文色筆法，實也蘊含著雜文的精神，在中、

晚唐這些作家的筆下，詠物賦在面貌上，確已經真有雜文的品格了。在

詠物賦乃至辭賦發展史上，這是個十分重要的變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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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我們把唐代詠物賦雜文化的演進模概作了簡要的敘述。我們

看到，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時期，集中產生了這樣一批雜文化的辭賦作

品，的確引人注目;然而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作品在自己的發展

過程中所形成的一些共同的較為鮮明的特色。

這些雜文化的詠物賦的一個最鮮明的特色，首先表現在對現實的

直接關切和平與。它們往往直接揭露和指斥社會弊病和醜惡世態，在思

想內容方面具有較為強烈的現實性。這一特色應當是以往時代的詠物賦

所不能比擬的。以兩漢詠物賦而言，其大體可分為詠物頌揚與詠物寫懷

兩大類;相比之下，詠物頌揚之作更據主流地位。這類作品，無論如公

孫乘〈月賦〉、鄒陽〈几賦〉、劉安〈屏風賦〉等詠物小賦，還是如後

來王褒的(洞簫) ，馬融的〈長笛〉等詠物大賦，均未能超越漢大賦以

頌揚為宗的範圍，而詠物寫懷之作從漢初賈誼的(鸝鳥賦) ，乃至漢末

張衡的〈觸髏賦) ，其側重點則在於抒寫個人的情懷與感受，與現實關

係往往並不直接，至如賈誼的〈旱雲賦) ，趙壹的〈窮鳥賦 ) ，則或偶

爾客觀涉及現實的某個側面，或抒寫個人胸中憤激之情。這些作品不能

說未對現實作出反映，但至少是相當間接。魏晉南北朝作為小賦的成熟

時期，其作品數量既十分可觀，題材叉相當廣泛，而風格亦千姿百態，

然而一般吟詠風花雪月、草蟲禽族，或抒寫個人牢愁，人生情緒者居

多，而揭示時弊者絕少。即如曹植的一些詠物之作，雖已具雜文色彩，

然而也主要是從自身際遇出發，並未直接揭示社會矛盾。至於唐代，伴

隨著詠物賦雜文化的進程，詠物賦進一步地與兩漢以來的賦頌傳統越來

越遠，而與現實生活越來越貼近。而且，如果說唐代前期的一些詠物

賦，如東方蚓〈尺蜂賦〉、蕭穎士(白鵰賦〉、〈伐櫻桃賦〉等，其反

映現實的側重點主要還是在個人際遇方面，那麼，到了唐代後期，大多

數的雜文化的詠物賦作為所表現的範圍就已遠遠超出了自身際過，而去

更為直接和廣泛地接觸現實的社會矛盾。它們或指斥陰險狡詐的小人，

如柳宗元的〈罵尸蟲文〉、李商隱(蝠賦)或諷刺貪卑的吸血鬼，如

李商隱的〈竄賦)或譏嘲以諂取媚的俗態，如陸龜蒙〈後劃賦)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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抒發激烈的憤世之惰，如劉禹錫〈抵石賦〉、陸龜蒙(桃花賦)或抨

擊社會醜惡現象、如孫樵(逐店鬼文)如此等等。這種現實矛盾實際

是黑暗政治的直接反映，顯然是流行於一時的律賦所無法企及，也是一

時的抒情賦所難以比擬的，而與同期的雜文卻相當接近。這正表現出唐

代後期雜文化詠物賦思想內容方面的特色。

其次，從表現手法說，這些雜文化的詠物賦既主要藉詠物而揭露

醜惡，指斥時弊，則其描寫的著重點往往既不似兩漢詠物那樣，側重於

事物外在形象的鋪排描繪，也不似魏晉南北朝多數詠物賦那樣著重挖掘

事物的情境或感情色彩，而是著重揭示其某一方面的本質屬性，這種本

質屬性叉與其所指斥的對象相通或相類，故往往表現集中，針對性強，

言簡意多，以小見大，從而具有較強烈的諷刺效果。我們不妨作一下比

較:

屏風特區，蔽我君王，重花累繡，奇璧連1章。飾以文錦，映以流

黃，畫以古烈，顆顆昂昂，藩后宜宜，萬壽無疆漢﹒羊勝

〈屏風賦) ) 

... ...春禽悲兮蘭莖紫，秋蟲吟兮蕙實黃，畫遙遙而不暮，夜永永

以空長，零落下兮在梧袱，有美一人兮款以傷。(梁﹒江淹〈青

苔賦) ) 

亦氣面孕，亦卵而成，晨蜻露鶴，不知其生， )"女職唯嚼，而不善

喝;回臭而多，妒香而絕。(唐﹒李商隱〈武賦) ) 

以上三篇在各自的時代頗具代表性，顯而易見， (屏風賦〉著重點

在事物外在形態的描繪，且附以頌揚(青苔賦〉在描繪事物外在形態

的同時，更多地注重氣氛的渲染，藉以抒情，而〈嵐賦〉則在揭示所詠

之物的本質，其外部形態並不過於著力。不過這並不意味著這些雜文化

的詠物賦不注意事物形態表現。事實上，詠物賦之所以成為詠物賦，即

在于借助事物的形態來更為形象地表達思想感情，從而取得更強烈的藝

術效果，雜文化的詠物賦自不例外。唐後期一些較典型的詠物小賦，所

詠之物如訊、喝、蠶、鹿、尸蟲、秋蟲等等，其形象既為人們所熟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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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其屬性叉易引發人們的聯想，賦家們選取這些司空見價的事物，著重

其本質而加以創析升發，其所表達的思想認識事實上便是與這些事物的

形態密不可分的;作品整體表現的仍是表裡如一的形象。雜文化詠物賦

表現手法方面的這一特徵，實反映了詠物賦功能的擴展和作家們對事物

認識的深化。

這些雜文化的詠物賦叉往往以體式的精悍靈活，語言的凝煉犀利

見長，從而形成特有的精悍潑辣的文體風格。在賦文體中，詠物賦原屬

於一種較為短小精煉的體式。自兩漠而至南北朝，受敘事大賦的影鐘，

也出現過如王褒〈洞簫〉、馬融〈長笛〉及庚信(枯樹〉一類狀物或寫

懷的詠物大賦，但總體說來詠物賦仍未失去其短小精煉的文體風貌。及

至唐代後期，隨著詠物賦向雜文代演進，其體式則更趨精煉活潑，靈活

而多樣，我們看唐代一些雜文化的詠物賦，或直接地宣泄憤世之情，如

柳宗元(罵尸蟲文〉、孫樵〈逐店鬼文>或即詠物而發為議論，如劉

禹錫〈抵石賦〉、皮日休〈桃花賦>或針對某事作略帶情節的敘述，

如蕭穎士的〈伐櫻桃賦〉、柳宗元(有腹蛇文〉、呂溫(由鹿賦> '羅

隱〈後雪賦〉、司空圖〈共命鳥賦>或對某一事物作極其精要的描

繪，如李商隱〈嵐賦〉、〈揭賦〉、陸龜蒙〈後聶賦〉、〈蠶賦〉等

等。而且這些作品叉往往在幾百字，百餘字，甚或幾十字的篇幅之中便

把所詠之物刻劃得極其生動而叉深刻，體式既精煉，叉富於變化;表達

既相當集中，而叉無不淋漓盡致。與此同時，在語言上，這些詠物賦叉

自成風格，與其他文學體式一樣，賦體文學的語言也隨著時代變遷而變

遷。兩漢專以鋪排宏詞麗句為能事，魏晉南北朝最重辭藻'而句多耕

儷，文辭更趨精美。作為賦文學之一體，唐代後期這些雜文化的詠物

賦，無論是刻劃事物，還是發抒激憤，當然離不開語言的鋪排，故其仍

為賦體文學。然而我們同時叉不難發現，流貫於作品之中的卻往往是雜

文語氣，雜文的筆法，其語言或修短自如，隨物而發，如柳宗元的一些

詠物之作;或簡短整煉，節奏激切，如李商隱、陸龜蒙、羅隱的一些小

賦，其語言既往往樸素無華，如若口語，而其中亦時時雜以嬉笑、譏諷

或嘲罵，作者的憤激情緒亦時時流注於字裡行間，我們在這類作品中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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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的往往已是詠物賦和雜文雙重筆法和雙重身影了，而這些特色實是

雜文化的詠物賦所特有的。

四

在我國古代諸種文體中，辭賦原是一種較為複雜的文體，而在賦

體文學中，詠物叉是相對真有較強雜文色彩，與雜文較接近的一種體

式。自先秦而至晚唐，詠物賦與賦體文學一樣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改

變自己的面貌，但它始終有自己的一條發展脈絡。而且詠物賦的這條脈

絡在賦體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尤顯得比較清晰。這就是採用賦表現手法，

藉詠物來表達思想感情，詠物構成了這類賦體的最突出的特徵。但世上

萬物，上至風花雪月，下至草區禽族，是千姿百態，千差萬別的，翻開

各時代的詠物之作，我們就會發現其表現的事物是多麼龐雜多樣，而作

品的表現方式也自然要隨著表現對象而變化，即所謂「隨物賦形 J 而

且，即使是同一事物，人們藉以表達的思想感情也各不相同，遂不能不

使詠物賦帶有「雜」的特點，特別是當人們更多的發現客觀事物與人世

間的種種表象的乃至本質的聯繫'包括哲理的、感情的、理想的、現實

的、宏觀的，深微的聯繫之後，詠物賦的表現功能就更為擴大，其體式

風格多樣性就更表現出來。而且，作家們還進一步發現，以詠物來表現

特定思想感情，尤其是在特定時代環境中諷刺世事，往往產生其他表現

形式所不能達到的效果，對它的運用也就更為自覺。這對詠物賦的演化

無疑是一種推進。當詠物賦發展到特定階段時而表現出濃厚的雜文化色

彩，實與其自身固有的這種特點有關。

我國古代文學是在諸種體式的相互影響中發展的，賦體文學亦不

例外。以六朝賦為例，其接受詩歌和騏文的影響就較為明顯，從而促進

了騏賦的形成。我們在考察唐代詠物賦雜文化這一現象時，亦不應忽視

這種影響的作用。蓋兩漢文章承先秦遺風而有所發展，文體漸呈多樣

性戚、銘、賦、頌、論、辨、書、議，隨時俱出，並逐漸形成各自特

色，從而為諸種文體相互影響提供了基礎。及至魏晉，文風大變，一時

文章如三曹、七子、七賢等的令、表、書、論等等，既漸趨清峻通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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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文體亦簡明靈活，其中如曹植、孔融、稿康、阮藉之作，或「雜以嘲

戲 J 或「慷慨激昂 J 或「隱而不顯 J 其實都多少帶有一些雜文色

彩。六朝文章，風格雖漸趨和平，而題材既更廣泛，而文體亦更覺靈活

多樣。上述種種因素均為詠物賦的演化提供了營養，至於唐代散文，其

影響是多方面的，而詠物賦的影響尤其直接，這種影響大體為兩個方

面:一是唐代散文對現實的直接關切;二是散文領域雜文體興起 。 蓋自

初唐魏徵、四傑、陳子昂，經中唐韓、柳而至晚唐諸家，其文章較之前

代，莫不表現出對時政的直接關切。伴隨而來的是文體的多樣化:奏

疏、政論、書啟、贈序、祭文、墓銘、散記，狀表等均在社會生活中發

揮各自功用。古文運動興起後雜說在文壇上鋒芒初露。韓愈、柳宗元、

劉禹錫、李翱諸家的雜說及寓言諷刺文、以至李德裕、杜牧、羅隱、皮

日休、陸龜蒙諸子的雜文，往往即事而發，以強烈的現實性、精悍的體
式和尖銳潑辣的風格活躍在文壇上，而不能不對詠物賦產生重要影響。

我們把唐代後期的一些詠物賦與一時諸家雜文相比較，不難發現其體式
風格的相似之處;而詠物賦在這樣一種文學背景之下帶上濃厚的雜文色

彩，接受前代，尤其是當代散文發展的影響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
因。

唐代後期詠物賦的雜文化叉與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和作家們的文學

觀念有密切的關係。如前所述，雜文化的詠物賦的重要特徵之一是醜惡

世態、對腐敗時政的諷刺與抨擊。而縱觀詠物賦的發展，往往越是處於
王朝末世的黑暗時期，作品的這一特徵越突出，不唯詠物賦如此，其他

文體亦有類似情況。漢末魏晉及南北朝後期詠物諷刺賦的產生與當時的

社會背景有直接關係。蓋這樣的時代往往「風俗怨 J 故作品便往往

l 志深而筆長，模概而多氣」。至於唐代後期，政治日益黑暗，黨爭空

間J激烈，世風每況愈下，醜惡現象泛起，置於這樣的環境下， 一些性格
模介，良知未泊的作家自不可能無動於衷;他們必然通過詩文、包括詠
物賦去表達對世事的認識，去發抒胸中的不平，適應這種需要，詩文的
體式風格自然要相應地發生一些變化;詩歌、散文、辭賦莫不如此、不

唯詠物賦而已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詠物賦這種最為機動靈活的形式表現
出雜文化趨向便很容易理解了。與此同時，唐代作家們的觀念轉變，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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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是進步文學觀的逐漸形成亦是詠物賦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。蓋自初唐

以來，力矯六朝文風之弊已成為許多作家的共同呼聲，及至中唐，古文

運動的倡導者更提出「文以載道」、「不平則鳴」的文學主張，並躬身

實踐。新樂府的倡導者們則以「文章合為時而著，歌詩合為事而作 J

遙相呼應。文學關注並服務現實成為一時文學思潮的主導。至於晚唐諸

子，文學意識亦較為明確，其創作往往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。他們往往

自覺地以詩文，包括詠物賦來反映現實，針眨時弊。作家們雖多為政治

上不得意的在野之人，而其「不平之鳴」則已不僅僅局限於發抒個人的

牢愁，而是擴大到對社會，對現實不平的發抒。而且，在這特定時期，

辭賦，特別是詠物賦已不再被賦家們用以馳騁才華 r 日月獻納 J 而

是用以發抒不平，諷刺時事;而雜文體則是最適應這種需要，并最具靈

活性的。在進步的文學觀指導之下，晚唐賦家們自覺地把雜文營養吸取

到詠物賦這種文體之中，以其直接平與現實，并形成一時風氣，就實有

其必然性了。

五

作為唐賦之一體，唐代詠物賦的雜文化是詠物賦，乃至辭賦發展

中的一個重要變化;而這種變化叉顯示出固有的意義，產生了特有的影

響。

首先，詠物賦的雜文化使詠物賦這種傳統的體式從內容形式都更

為充分地發揮了直接反映現實的作用，使這種賦體成為賦文體中現實性

和戰鬥性最強的一種體式。兩種辭賦，包括詠物賦，大多以「宣上德而

盡忠孝，抒下情而通諷諭 J r 雍容諭揚」為事，固不必說;即魏晉南

北朝那干姿百態的詠物或抒情賦，在直接揭示社會矛盾與醜惡世態的方

面亦無法與唐代這類雜文化的賦相比。即以唐代賦家為例，比如柳宗

元，其於辭賦既工四六，叉擅古賦。然其賦作中最精粹最具現實性的仍

是那些雜文化的詠物賦。而且，如果說唐前期詠物賦還多偏重於個人牢

愁遭際的抒寫，那麼，唐後期雜文化的詠物賦則多所超越，而去更直接

地關注社會現實。其體式風格也更趨精悍潑辣，為最適餘於敏捷反映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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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矛盾一支賦壇輕騎。這對於擴大辭賦這種古老而叉莊嚴的文體的表現

領域和社會功能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;它們與晚唐小品一樣 r 正是一

塌糊塗的泥塘裡的光彩和鋒芒 J (魯迅語)。

其次，經過唐代賦家們的自覺創作，確立了雜文化的詠物賦在賦

體文學中的地位。雜文化的詠物賦開始作為一種獨具特色的具有堅強生

命力的文體出現在賦壇上，并從而開啟出一個雜文化的詠物賦體系。我

們看漢魏以來的賦壇，那種帶有雜文色彩的詠物賦雖間有所作，並為唐

代詠物賦的雜文化導夫先路，但為時代所限，既未形成唐代後期那樣的

成熟和多樣，在充分吸取前代和當代諸種文學營養和社會營養的基礎

上，經過唐代賦家們的自覺創作，雜文化詠物賦在唐代後期大批湧現，

體式亦得以確立。從詠物賦自身的發展說，這是一個其有鮮明特色的時

期，也是一個具有鮮明階段性的時期，王芭孫〈讀賦眉言〉所說唐賦

「啟宋、元、明三代之支流 J 其中雜文化的詠物賦對後世確有這種開
啟作用。自此以降，雜文化詠物賦遂成為一種獨具特色而叉自成體系的
賦體，流風及于宋、元、明、清。繼唐代以後，這類賦體代有所作，接

瞳而出，一些名重一時的作家往往涉足這類體式的創作，如宋代的宋

祈、梅聖俞、王令、薛軾、張呆、薛季元、劉克莊，明代的楊慎、駱文

盛、顧大韶，清代的王夫之、傅占衡、李漁等。諸家風格雖有異同、其
總體卻與唐代一相承，遂構成一個雜文化的詠物賦系列;而這一系列文

正是在唐代後期開始確立的。前人曾認為唐以後無賦，這種認識當然不

盡合於實際，不過，唐代以後，辭賦的確失去了往日的輝煌。然而就是
在這一過程中，詠物賦卻披戴著雜文氣息登上賦壇，依然閃爍著活潑潑

的生命力，使賦這種古老的文體煥發出生機，並從而使中國古代文學變
得更為豐富多采。

第三，詠物賦吸取雜文的營養改變自身風貌的同時，也以其獨具的
藝術特徵對後代其他文體，特別是雜文發生一定的影響，並從而豐富了
雜文的表現手法。詠物賦，尤其是雜文化的詠物與雜文當然仍屬兩類不
同文體，不過實際上它們之間文有很多相通因素，關係很相近。唐代古

文運動以後，雜文已成為古代散文中一種重要的分支體式。我們從唐以

530 

試論唐代詠物賦的雜文化

後的許多詠物賦中固然時時可以怠受到雜文的精神，而後代的雜文系統

中文往往可以看到詠物賦的身影。其代表作品如歐陽修的雜記，蘇軾的

雜說，王安石的雜諭'劉敞、石介的寓言諷刺文，鄭牧、戴表元的雜

議，以及宋褲、劉基、戴名世、龔自珍的諸體論文等等，自然不能算是

賦，但它們卻不同程度地吸納了詠物賦的表現特色，往往借賦的舖排手

法發為詠物，以精煉活潑的篇什來指斥事。甚至在元、明以後的雜曲中

也時或可以看到雜文化的詠物賦的明顯痕跡。應當說，直至近現代諸家

雜文中，仍可看到雜文化的詠物賦的影響。時代阻釀出雜文化的的詠物

賦，而這種賦體也為賦壇、乃至古代文壇增添了一筆不容磨滅的特異的

光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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